全球化、地方化语境中的西南方言电视剧
蔡敏  余晓

摘要：全球化和地方化，从不同方向，以不同方式对方言电视剧进行了“去魅”。全球化文化浪潮在内容和形式、生产模式和受众欣赏习惯、解读策略等方面对方言电视剧形成了很大冲击，而文化地方性的多重表现也弱化了方言电视剧在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和表征形式。方言剧的新尝试和探索也正是在全球化、地方化的双重语境中展开的，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方言电视剧目前所处态势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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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2日，人民网的“地方联报网”在《重庆本土电视剧流行‘双语版’》的消息中称,方言剧市场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进一步萎缩的趋势。2001年10月19日，四川新闻网转发《成都商报》消息称，著名方言剧《凌汤圆》和《山城棒棒军》的导演束一德“目睹方言剧由兴到衰”[1]，将放弃方言剧的拍摄，转向拍摄都市爱情剧。束一德甚至直言，他将向在中国电视剧市场异常走红，号称“韩流”的韩国爱情电视剧取经。

表面上看，方言剧，尤其是以四川、重庆为代表的西南方言剧在2001年左右“陷入低谷”，是由于方言剧生产的一哄而上导致相当一部分方言剧质量低劣，以及市场饱和所引起，实际上这种局面与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加速，并由此形成的全球化、地方化的两极张力有关。比如束一德表示要向“韩剧”取经，反映了观众对电视剧的接受和欣赏的开放视野对本土电视剧所形成的压力，如果不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语境中讨论方言电视剧的有关问题，只孤立地分析文本和市场问题，我们的视界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
    方言剧在衰落吗？对这个问题似乎不能简单作答。在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成为“经典”后，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方言剧的创作和生产上发生了断裂，很久都没有出过有影响的作品。转折契机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正如有人指出的，“四川、重庆在推出《死水微澜》、《傻儿师长》等方言剧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好的方言剧《山城棒棒军》、《奇人安士敏》、《淘金记》、《爬破上坎》等。这些影视作品不仅得到四川人的喜爱，也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逐渐形成电视剧的一个特色品种。”[2]勿庸置疑的是，以重庆、四川为代表的西南方言电视剧的创作和生产以《山城棒棒军》为标志，确实出现了一个高峰。

然而，在其后所出现的却是一种复杂局面。一方面是生产数量的猛增，大量的四川方言剧涌现荧屏，另一方面却是来自观众的冷落和不满。例如，一些方言剧为了取悦观众，片面制造噱头，落入语言游戏的窠臼，相应地表现出矫情、做作和庸俗，这甚至使演员也承受了很大压力。刘德一、沈伐、庞祖云等方言剧明星人拒绝演劣质方言剧，“并集体向记者吐露压在心理的多年实话”，声称“如今川味方言剧已是‘江河日下’，遭到观众指责，主要是其中充斥了一些脏、乱、差的方言剧”[3]。尽管如此，我们也同样能找到方言电视剧并没有衰落的理由：观众对方言电视剧的喜好仍然存在，四川电视台的方言剧《天府龙门镇》“由于其浓郁的地方色彩，在成都地区成为公共频道收视率较高的节目之一”[4]；重庆的川方言剧《美丽梦工厂》、《爬坡上坎》，室内情景方言剧《街房邻居》等仍然吸引了不少观众， 以著名影星李保田饰演的第三代王保长为卖点之一的“四川普通话”版电视剧《抓壮丁》，“不少于800万投资” [5]。在北方，赵本山的东北方言剧《刘老根》反响不小，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起到了全国性的影响。英达拍摄了《东北一家人》之后，“瞄准了山东、河南、四川、天津等地的方言，而且已排在了拍摄日程上”[6]。

在我看来，造成方言电视剧的如此境况，正是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双重背景复合的结果。全球化、地方化的文化诉求，对方言剧进行了双重“去魅”（Disenchantment）。那么何谓双重“去魅”呢？下面将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管见。
正如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在谈到“由国内媒介到全球媒介”问题时说，“这是一个以消费者为真正统治者的世界秩序”，“视听地理正逐步脱离民族化的象征性空间范围，而在国际消费者文化这一更为‘普世’化的原则下加以重新调整。媒介新秩序的一大理想是做到自由而不受阻碍地广为播放节目，即‘无疆界的电视节目’”[7]。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加速，经济、文化上和世界的频繁交流、融会使中国进入了一个转型阶段。资本的跨国流动带来了世界工厂和超市，商场里商品琳琅满目，现代景观和时尚使大都市成为梦幻之地，电视媒体则强化着这种关于都市的意识形态，如豪华的轿车，高层建筑和广告烘托出的繁华街景，电视剧主人公的豪宅等等，比如，很多都市题材的电视剧喜欢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大都市风光做外景，上海的东方明珠塔和金贸大厦成为影视剧中的时髦背景。无论何种商品，其价值总是要在消费中去实现，因此消费主义冲击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而使文化呈现出全球化的“普世”倾向。而正是电视这种“后现代媒介”使影像成为重要的、日益霸权化的传播和娱乐形式，这种娱乐或文化消费，传达的是“现代”、“时尚”生活的浪漫图景，人们不自觉地要去追求和模仿。意大利热那亚世贸会议期间，在一张报道群众游行抗议的新闻照片中，一个妇女头套一个电视机外壳，表达对全球化的不满。由此可见，电视是全球化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尽管自由而不受阻碍地播放还只是一种理想，但试图突破(（文化）“疆界”的电视节目却越来越多，它们更多地迎合或制造一种大众口味，以类型化、模式化的方式强化着电视文化的生产，书写全球化的电视文化地理，其典型表现是抹平差异、不讲深度和思想，重在娱乐。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文化也变换着自己的面貌和传播方式，由单纯地播放和收看西方电视节目，转向自主的模式化生产。例如，武打片已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里那么走红，代之而起的是在电视剧市场颇为走红的警匪片、反腐片、都市爱情片、青春偶像片以及在名人主持或歌星影星参与的娱乐节目和“脱口秀”等等。在这些节目中，中国的制片人、编剧、导演、演员生产和演绎的，是具有共同叙事模式的全球化影像文本。这些故事大都有相似的都市化、超现实的梦幻背景，其主角是迷人的俊男靓女或悲情英雄，如《永不瞑目》、《将爱情进行到底》、《玉观音》、《荣誉》、《都是天使惹的祸》、《粉红女郎》、《情定爱琴海》等。虽然这些电视剧的情节大多发生在中国，人物、景观等都是中国的，但就其文化特性而言则是全球化的，其中也演绎了不少跨国界的故事，如《荣誉》、《别了，温哥华》、《情定爱琴海》。而“韩剧”明星金喜善、蔡琳、安在旭等更是成了中国出产的电视剧的主角。除了少数现实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外，全球化的文化语境转换了电视剧的生产和观看方式。

全球化文化的潮流从内容和形式上，从生产模式到消费习惯上对方言电视剧形成了很大冲击。如此一来，方言电视剧的优势似乎就只剩下“地方性”、“喜剧”性，展示的是一幅本土文化的地理图景。方言电视剧似乎先天就不适宜表现“现代”、“时尚”的内容和文化元素，更不能为现代人“造梦”，那些大量的地方性镜头和十分耳熟的地方口音把观众引向地方化的现实。但是消费主义需要“梦”，只有在消费主义的“梦”中，全球化的文化才能得以传播和流行。就如青年人在NBA、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耐克鞋等的符号性消费中体验美国文化一样，电视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在对俊男美女影视明星的明星崇拜和灯光师、造型师、服装师塑造出来的广告人物的观照中憧憬自己的生活，幻想自己的爱情，成了全球化文化的“俘虏”。我们考察一下重庆市民是如何观看《山城棒棒军》的，就会发现，他们认可其中的喜剧情节以及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和关于伦理、道德、进步的观念。但是，却无法接受或认可“棒棒军”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因为，都市化、现代化的重庆和代表落后生产方式以至于具有强烈符号性的“棒棒军”形象是格格不如的，它不仅不能“造梦”，却反而可能使人的梦破碎，虽然从人文立场和地方性文化出发，“棒棒军”可被视为“我们”，但在现代性价值观上，“棒棒军”群体却仍然改变不了“他者”的形象。事实证明，尽管在播出《山城棒棒军》时，重庆地方媒体反映了这个弱势群体的处境和他们对城市文化的感受和看法，呼吁社会对“棒棒军”这种传统的人力劳动的尊重，但是时至今日，这个群体仍然不能融入现代城市文化，都市市民和他们只是一种典型的业务关系，他们之间无法进行真正的交流。我们把本色、现实的方言剧和《将爱情进行到底》、《都是天使惹的祸》、《谁都会说我爱你》这类电视剧比较，后一种形式集都市言情剧和青春偶像剧为一体，叙事更为主观，情节也不合生活逻辑，更具虚幻性，更多拼贴、随意的成分，它对美女俊男的感情的刻意表现创造了一种虚假和浪漫的“真实”，建构了引人入迷的关于现代时尚生活的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后现代的文化风格，但它却可能更多地代表了影视文化消费者对全球化文化需求，从内容上看，其时尚、梦幻性对方言剧的现世性是一种“去魅”。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具有全球化文化特征的影视剧，如都市言情片、青春偶像片、警匪片、反腐片、以及名人主持或歌星影星等参与的电视娱乐节目和“脱口秀”节目等等，从内容和形式上对方言剧的魅力进行消解。笑是令人愉快的，当笑使人的梦惊醒的时候，当笑变得廉价的时候，笑的意义和魅力就会被消解。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的文化对方言剧的魅力有一种消解作用。

迈克·克朗在谈到文化地理学时说，“文化地理学具有两层意思：一是文化利用地理使特定空间被赋予特定意义；二是这些文化的地理分布。”[8]方言剧的产生和发展正好具有这两重含义的文化地理学背景。与具有全球化文化特征的电视产品不同，方言电视剧的突出文化特征是它的地方性，这种地方性是文化识别和建构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层面，它虽然和“全球化文化”的“普世”原则不一致，但却是建构地方性或地方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事实表明，全球化并不能完全消解地方性文化，随着全球化文化的潮流汹涌而来，反而会提高人们对地方文化认同的需要，因此定位于地方文化的电视节目生产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正如迈克·克朗指出，“我们必须思考人们是怎样通过模式化的产品构建一个有意义的文化空间，他们又是怎样通过电影、书籍来反映人与地方的联系，以及这样的文化是怎样与工作和娱乐紧密相联的。”[9]《山城棒棒军》和《奇人安世敏》、《爬坡上坎》、《街坊邻居》等方言剧中，不仅是地道的方言，那些弯曲的梯道，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建筑、交通、民居和生活习性、伦理等等，生动地再现了重庆的文化地理，反映了人与地方的联系。更有意味的是，这种文化地理是在现代和发达的都市景观中来显现的，是在城市和农村的二元文化冲突中显现的，例如,梅老坎和城市人打交道时的狡黠和老到，毛子对宾馆电梯的惊诧，对自动门的好奇等等。

那么，为什么我们又要说，地方性本身也在消解方言电视剧的魅力呢？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地方性具有多重表现和阐释的可能，它催生了很多其他的节目形式，如地方新闻采访中的方言和现实生活场景，“脱口秀”节目中的方言和地方文化，情景再现的短剧里也有与方言电视剧类似的叙事模式。比如重庆电视台的《生活麻辣烫》、《雾都夜话》、《巴渝人家》，四川电视台的《天府龙门镇》，以及一些地方性的风俗、文化或历史纪录片等节目，同样是以地方性文化叙说为目标，书写、建构了丰富多样的差异化特征文化地理。这些节目的出现使得方言和地方文化的魅力不再为电视剧专有，因为影视节目中的方言、吊脚楼、梯道、茶楼等符号构成的地方性的文化地理景观也同样能够吸引观众的目光。这是对方言电视剧的另一种“去魅”。

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是新近出现的。福建一音像公司出版了一套四川方言配音版的《汤姆和吉瑞》，我们可以把这一现象理解为全球化文化和地方性的嫁接，是回应全球化、地方化语境的一种功利性、娱乐性的简单化问题解决方式。

正是全球化、地方化的双重语境，使方言电视剧面临着生产方式、文化风格、审美意趣和娱乐等方面的多重转换。在方言电视剧的创作和生产实践上已反映出对来自全球化、都市文化、青年亚文化挑战的适应或应对策略，方言电视剧已不能再把焦点过多地放在方言魅力本身，而是不断探索，多方面拓展其表现力和创造新的兴奋点。比如反映部队生活的《炊事班的故事》，剧中人物使用了多种地方方言，这些方言象征性地体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兵团结友爱、新鲜活泼的军队文化。而《追你到天边》更是放弃“方言剧”概念，以“新纪实电视剧”自称，试图寻求对“方言”的突破。在上海、青藏高原等变换的场景中川方言或曰四川文化在更大跨度的文化地理中求证自身。

在全球化、地方化的语境中，方言剧必须重新审视自身，不断探索以应对挑战。这些探索表现在：其一，出电视剧“双语版”，扩大传播范围；其二，给方言剧上加上其他电视剧的属性，比如，陈福黔执导的20集方言电视剧《风流俏辣妹》，一号女主角便是由名气很大的香港影星翁红岀演，试图籍此“把以前给人感觉‘粗、俗、丑、滥’的方言剧拍成一部偶像剧，并配上普通话版本，面向全国推出”[10]。还有一种极简主义的方法，就是给其他电视节目如《汤姆与杰瑞》《刘罗锅》等配上方言，这种地方化处理也具有一定喜剧效果。《追你到天边》虽用的是方言对白，但在定位上强调的却是“新纪实”，而不是方言剧；其三，尝试走大牌明星路线，比如请李保田出演新版电视剧《王保长》第一主角，这也许是受了赵本山的《刘老根》的启发，借名演员的号召力争取收视率。其四，也是最为重要的，改革方言剧的生产机制，拓展方言剧市场，据悉重庆电视台专门到云南、四川、贵阳等地调查，发现这些地区的观众对方言剧十分喜爱，为了开发这个市场，将有可能设立电视方言频道[11]，并联合西南的几个省市打造方言品牌，以“公司化”的生产方式生产方言电视剧。

方言电视剧的未来到底如何，不能妄下断言。因为已有的很多变化还只是试探性摸索。而在全球化、地方化的双重语境中，方言电视剧如何建构地方性文化时空关系，如何突破题材和审美风格的局限，如何抓住城市观众，如何与青年亚文化衔接，如何避免陷入低俗娱乐化等等，仍然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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